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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辩论的教育和基于教育的辩论
何若灵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摘　要]辩论赛是一项以“说服效果”为评价标准的语言竞技活动。参与辩论赛活动的学生一般根据抽签被分为“正

方”“反方”两个持方，正反双方就某个具有价值冲突的“辩题”展开有特定流程和规则的辩论，而比赛的胜负则由“第三方”

评委根据双方的说服效果进行裁决。中学生辩论赛，和基于中学生辩论赛的辩论教育横跨我国基础教育三类课程，对学生语言表

达、逻辑思维、问题研究、团队合作等多种能力的培养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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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中学生辩论活动有多年的传统。2001年到2010年，

上海市少科站举办过每两年一届的官方市级比赛“英特尔杯”

名校环保辩论赛。近年来，“上海杯”“亚洲杯”“联合会

杯”等中学生辩论赛事涵盖了上海初、高中辩论赛的各年龄

段。笔者从事中学生辩论教育15年，曾带队参加“东吴杯”全

国中学生辩论赛、“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亚

洲杯”中文辩论锦标赛等赛事，指导队伍参赛超过130场，并

从2007年到2017年，连续创办了“远向杯”上海市中学生辩论

邀请赛、“杨知杯”上海市中学生知识产权主题辩论赛、上海

市中学生辩论联赛等一系列赛事，赛事规模最高达到24校。通

过长期的辩论教育实践，笔者认为，辩论赛，和基于辩论赛所

开展的辩论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项目化学习过程，

而学生基于辩论的学习效果则与辩论活动主办方、教练等辩论

教育的实践者息息相关，辩论赛应当基于胜负并超越胜负，体

现教育的活力，实现教育的目的。

一、基于辩论的教育让学生的学习充满鲜活旺盛的生命力

辩论赛的很多辩题都天然是跨学科的真实问题。参与辩

论活动，使学生站上了一个认知更大、更鲜活的真实世界的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同学们通过“设计论点”让自己对世界的

认知结构化，通过辩论攻防理解和一种不同于自己既有经验的

认知角度，并有机会对它进行思辨和检证。这样的学习过程不

同于学校课堂里接受式的学习体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2012年，笔者带学生赴马来西亚参加第五届“精英杯”

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前两轮的辩题是“马来西亚是否

应该废除国产电影强制上映制度”。为了准备这个辩题，笔

者带着学生们运用信息技术，对马来西亚相关网站进行了大

量的信息检索，统计了从2002年到2012年马来西亚电影市场

从电影投资到票房，从影院规模到观影人数的各项信息，并

基于这些数据对马来西亚国产电影在整个电影市场中的地位

进行了分析和推断。学生在信息检索和分析的过程中认识了

一个他们之前不曾接触的领域。而相似的学习过程，也被用

于2014年“马来西亚是否应该管制城市私家车流量”和2017

年“马来西亚是否应该废除旅游税”这样的辩题准备中。通

过辩论赛，学生们不仅学习和实践了信息检索的信息科技学

科素养，也在认知和解决一个又一个真实问题中学会如何分

析概念、结构问题、理性思考。

2013年，笔者所带的队伍以卫冕冠军身份参加第二届“东

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却在小组赛中两连败，铩羽而归。

输了比赛，学生们当然情绪低落。笔者在一番心理建设后，要

求队中的两位主力队员用暑假剩余的时间全文阅读《三国演

义》，并赋予他们在开学后的上海中学生辩论联赛中以助理教

练身份指导低年级同学的责任。赢下比赛证明自己的强大动力

让中学生辩手们勇敢地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他们以辩题

“隆中对是纸上谈兵还是切实可行”的问题为导向，精读《三

国演义》并在比赛中大放异彩。在辩论活动中，构建起“学长

姐——学弟妹”的学习社群是极具生命力的学习策略。高年级

同学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成为指导老师的“助教”，在老师和

新生之间“翻译”论点和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主动学习过

程。而从辩论的胜负中品尝研究性学习的滋味，是中学生辩手

们乐此不疲的不竭动力。

2017年，第十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赛小组赛第

三轮，辩论双方讨论“荆轲是否应该刺杀秦王”，笔者带着同

学们认真研读《史记-刺客列传》，惟妙惟肖地描摹、还原太

子丹与荆轲谈话的场景，在比赛中，一位辩手把荆轲受太子丹

之托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对比，说到动情处，直接在

赛场上讲台前做出一个跳劈的动作，爆笑全场。在这一场充满

表演趣味的比赛中，辩手们仿佛将自己置身于他们所理解论点

的世界里，与千年之前的古人直接对话，妙趣横生。

辩论赛的辩题涉及文学、历史、科学、体育、公共政策、

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笔者曾在自己主办的上海中学生辩论联

赛中引入四大名著辩题——曹操是不是一个好丞相、唐僧是不

是一个好领导、吴用是不是一个好军师、贾政是不是一个好父

亲；也曾设计科幻脑洞题——人类是否应该研发时光机、人类

是否应该寻找外星人；探讨过中国男足还是巴西男足主教练更

难当，也争论过随迁子女是否应该允许参加中高考、上海高考

是否应该加试体育。每一个辩题都是同学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一

扇窗户。基于辩论的教育让同学们对世界充满旺盛的好奇心、

强烈的责任感和理性的思索。

二、基于教育的辩论是辩论教育实践者应有的眼界和格局

辩论赛是一项分胜负的竞技活动。在辩论赛中，求胜的动

力恰恰是很多辩手们学习相关知识、提升思辨水平的重要驱动

力。但对辩论赛的组织者和辩论活动的教育者（教练）来说，

则不能局限于胜负，需要有超越胜负的眼界和格局。

2006年，笔者以教练身份第一次指导中学生辩论活动，

却在第三届“英特尔杯”名校环保辩论赛中首轮负于宜川高

级中学。当时官方市级赛事英特尔杯两年一届，下次比赛到

来时这些孩子已升入高三，不再有机会参与活动了。笔者主

动承担起了主办上海市民间市赛的责任。2007年初，第一届

“远向杯”上海市高中辩论邀请赛拉开帷幕，四所学校参与

比赛。从2007年到2012年，参赛学校规模也从最初的四所扩

展到了二十四所，涵盖了宝山、杨浦、虹口、静安、长宁、

浦东等多个区。笔者一个小小的初心，为许多中学生走进辩

论搭建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8年12月，笔者在首届国际

中学华语辩论赛上感受到马来西亚中学辩论的强大。在2009

年的第三届“远向杯”上，笔者将上海高校辩论资源引入中

学，为前来参赛的每一所学校配置了大学辩手做教练，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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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导的队伍丢掉了此前两年蝉联的冠军，却自此带来了上

海中学生辩论整体水平的提升。

2013年，笔者有感于此前笔者所主办的民间市赛为淘汰制

的锦标赛，每一轮之后都会有一半的队伍退出角逐，也就失去

了继续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在结束第二届“东吴杯”回到上海

之后，笔者将原先的杯赛模式变革为联赛模式，举办了第一届

上海市中学生辩论联赛。第一期有15所学校参加，分成三个小

组，同一个小组内的五支队伍以单循环模式与其他四支队伍分

别进行一场比赛。如此一来，无论单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如何，

每支队伍都有四场比赛可打，极大地增加了各所学校参与辩

论活动的机会，让更多的高中生得已登场亮相、学习交流。从

2013年到2017年，联赛共开展了五个赛季，每年不但有超过20

所上海学校参与活动，而且吸引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地

区的中学来沪交流比赛。从杯赛到联赛，一字之变，体现的是

从主办方视角到学生视角的转变，是从以“求胜”为核心到以

“教育”为核心的转变。

2015年，笔者所带辩论队的同学们在第八届“精英杯”亚

洲中学华语辩论赛上收获了惨烈的三连败。一时间，队伍的氛

围凝固到了冰点。笔者作为教练也在反思怎样能把工作做得更

好。笔者意识到，随着年龄、阅历和辩论赛执教经验的增长，

自己和新接触辩论的学生之间经验的鸿沟会越来越深。如果沿

用过去主要让学生理解教练论点的交流方式，会造成两方面问

题：一是由于教练想到的论点和给出的材料超出学生经验和学

习的最近发展区，学生在学习中只知其表未知其里，到了比赛

中也只会机械操作，无法自主应变，也就失去了自己理解、应

用论点进行学习的机会。二是学生会越来越依赖教练，失去用

自己的经验、能力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失去了主动学习和

思考的意愿和动力。因此，笔者在之后的执教过程中转换了思

路，提倡学生“创造性地理解教练论点”——学生不必勉强理

解教练对论点的解释，但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解读、诠释

论点。笔者作为教练，进入到同学们举的例子和场景中交流、

引导他们理解论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学生不需要（也不可

能）成为教练，但可以通过“创造性的理解”成为最好的自

己。从学生进入老师的认知场域进行理解和学习辩论，到老师

进入学生的认知场域理解和指导辩论，这一小小的变化，彻底

激活了笔者所在的辩论课堂。从那时起，笔者所在的辩论队每

一届都呈现出极具个性的风采和特色，被精英杯的评委们戏称

为“百花齐放”。

基于教育的辩论，需要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和辩论队教练、

老师本着教育的目的开展辩论活动。在笔者的办赛和辩论教育

实践中，看到过太多“教练比队员更想赢下比赛”的场景。在

这种以求胜为最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参与辩论的同学们的成长

多少是被舍弃的——学生可能因为基础不够好而被淘汰出队；

辩手可能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却得不到教练的聆听和理解；

教练包办比赛准备，队员只能像提线木偶一样机械执行教练灌

输的论点；评委点评只给出自己投选胜负的依据却忽略了给双

方辩手对辩题所涉及真实问题的分析和引导。在这些场景中，

同学们参与辩论活动的收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基于教育

的辩论，则需要辩论的组织者在设计辩题时考虑到学生的经

验、常识，考虑到用辩题引导学生探究和学习的功能；需要辩

论队教练抱着开放的心态聆听和理解同学们对辩题所涉及问题

的理解和认知，进入学生认知场域引导和启发他们，而非以自

己的经验给出一个套路化的操作模板。基于教育的辩论，既要

让同学们“知其然”，也要让他们“知其所以然”。毕竟，中

学生参与辩论活动，求胜只是手段，更好的认识世界才是最终

的目的。

三、写给方兴未艾的上海初中辩论教育

2018年，笔者来到现在所任职的学校，更多地投身初中生

辩论教育。此前的十余年，上海的辩论教育主要集中在高中学

段，但对初中生参与辩论，笔者也并不陌生。2008年，笔者带

队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学华语辩论赛，在那届

比赛上，来自马来西亚关丹丹那布爹中学的林少桦同学以初三

年级的学龄，打出了极其高光的表现，在为队伍夺得亚军的同

时，与冠军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三年级的周芷盈同学同获“全程

最佳辩手”称号。同样是在2008年，吉隆坡循人中学初一年级

的刘璞同学带着循人中学二队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第一届“精

英杯”的冠军和全程最佳辩手，2012年，笔者带队获得第一届

“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冠军时，队中的四辩贺艺菁同学

只有初一，而这位贺艺菁同学从初一入队，到高三毕业，参与

了三届“东吴杯”、四届“精英杯”和多届上海地区赛事，为

学校获得了2012年“东吴杯”全国赛冠军、2016年杨浦区赛和

上海市赛的冠军。大量案例表明，虽然初中辩手在语言表达的

经验、心智水平、知识积累上相较于高中辩手有差距，但经过

学习、训练和比赛磨砺，完全有机会达到现有高中生辩手中的

较高水平。

问题主要来自学习和锻炼的平台。目前上海初中生辩手

参与辩论赛的主要机会，仍然是来自于高中级别的比赛。包

括笔者目前所在的学校在内，上海不少初中学校会举办校内

的辩论活动，但学校之间的辩论交流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

可喜的是，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辩论赛主办方开始注意到初

中生参与辩论活动的客观需要和可行性。2020年的暑假，进

行到第六年的“亚洲杯”华语辩论邀请赛开启了B组（17周岁

以下）和C组（14周岁以下）赛事，一项专门针对初中生的

地区以上级高水平辩论赛终于到来。笔者带队参加了这届赛

事的C组比赛，亲眼目睹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

初中同学们围绕“观光性动物园应不应该存在”“日本应不

应该坚持举办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学习过程中，快乐

是不是必要的”等辩题展开的一场场精彩、激烈的辩论。笔

者所指导的学生们也在赢下C组冠军后写下了一篇篇深情、动

人的赛后感，以此记录他们的成长。接下来，举办了三届的

“上海杯”、和原本只针对大学队伍的“华语辩论世界杯”

都打算在下一届的辩论赛中开设初中组，而如上海广播电视

台、“Kids peak 孩子说”也开始更多举办面向初中生的演

讲、辩论类口语表达活动。这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这意

味着基于辩论的教育和基于教育的辩论正在得到全社会更大

的认可，而笔者作为一个从事中学生辩论教育十多年的中学

老师，感到无比欣慰。

复旦大学辩论队在1993年狮城舌战载誉而归后总结说，

“辩论赛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我们的孩子们将在参与辩论

活动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共情他人，理解世界，而我们的

中学教育也一定会因为辩论赛这一丛美丽鲜花的盛开更显生机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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